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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叙事的具身化：
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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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地理学主要采用两条研究路径，一是以地理环境为轴心的人—地关系影响论，二是当
代空间理论的权力关系批判，二者各有利弊。地理的身体审美是重要的文学地理学思想资源，以身体为视

点，对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的国家地理叙事进行讨论，有助于辨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文学地理学资

源的当代学术意义。早期现代英国流行国家人格化理论和国王二体论思想，作家将国家地理视为政治身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生发了国家地理叙事的具身化修辞。几何结构打通了地理景观与人体之间的阻

隔，形成了两者之间基于政治伦理的类比修辞；地理图绘与政治身体互为指涉，赋予抽象的地图以政治生

命意义；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形塑了地理空间的性别表达。地理叙事的具身化修辞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与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有契合之处，一种系统、丰富的人地关系昭示着文学地理学理论革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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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抱持极大研究热忱，文学地理学渐成显

学，产出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就目前而言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是聚焦人—地关系，以地

理环境决定论为主体的传统研究路径。刘勰《文心雕龙》的“江山之助”说及东、西方典籍中的地

理环境决定论［１］，为这种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江山之助”说包含文学风格地域论［２］、人文与自

然互动论［３］等理论命题。地理环境决定论对文学地理学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虽当下仍

有学者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辩护［４］，但因其不重视人的主体性作用而饱受诟病，有学者因此提

出了“地理环境制约论”作为替代方案［５］。二是受西方当代文化和空间研究影响，聚焦权力生产

的地理空间研究路径。陈舒劼等以性别、阶级、种族为具体讨论对象，探讨了空间理论重构文学

地理学的理论可能性［６］。用空间权力网络去重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路径，也受到了部分学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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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他们要么担心“因此衍生了文学地理泛化的弊端”［７］，要么主张文学地理空间批评与表征权力

和知识的后现代空间批评之间“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８］，提倡文学地理学批评要特别注重研

究“文学文本空间形态中的地理要素及其来源、构成和价值”［９］。沿着上述两条路径出现了一些

理论命题，例如“地图说”“本位说”“边缘说”“关系说”“空间说”五大方法理论［１０］等。

无论是两条研究路径抑或五大方法理论，皆说明中国学界还未就文学地理学在概念、学科归

属和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达成重大理论共识，文学地理学“在我国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科学，其

学科概念的完善、学科归属的确定和研究方法与基础理论的建构都还处于探索阶段”［１０］。检视

已有研究成果，可发现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原因是学界对“文学地理”这个

关键概念有不同理解。例如，杨义的文学地图或文学地理是指包括区域文化、作家的空间流动、

家族迁移、文化中心的空间转移等地理空间，采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观照生成文学作品和

文化精神状态的外部地理空间，较少探究文本内的地理空间形态［１１－１２］。曾大兴用涵纳自然地理

和人文地理的文学地域性来概括文学地理，突破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单向度影响说，认为两者之

间存在互动的辩证关系［１３］。梅新林洞察到文学与地理学的结合纽带是空间，主张地理的外层空

间和文学的内层空间应贯通一体，倡导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法和文学的美学阐释法相结合［１４］。邹

建军主张自然山水构成了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包括作家经历的自然山水、媒介渠道获取的地理

和宇宙新知、作品呈现的审美自然山水等［１５］。学界对“文学地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无法逐一

概述。相关讨论虽然内容广博，但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明晰可辨，即外部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

和文本的审美地理环境，表现为实证多、资料多、系统理论少的“二多一少”研究局面，还未能构建

起一个学科所应有的研究范式和科学理论。

文学是人学，“文学地理”顾名思义，其根本点和出发点就是人与地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空

间和时间是构成文学的两个根本维度，文学自诞生之时起便有文学地理。构筑文学地理学的学

科概念、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一方面要结合当代批评理论，坚持跨学科的研究道路，另一方面要

对中西历史积淀的文学地理思想资源进行消化和吸收。地理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是文学地理思想

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和讨论。中西创世神话显示，古人习惯从身体角

度认知周围世界，反之亦然。据俆整《五运历年纪》，盘古死后，身体化成了宇宙万物，风云、雷霆、

日月、田地、星辰、四极五岳等皆系盘古身体幻化而来［１６］。希腊神话将地母盖娅视为包括人类在

内的万物之母，说明人类的身体来自大地。这种人、地类比甚至同构的修辞文化并未随着时间的

流逝而消亡，而是成为人类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鉴于“地理是国家得以存在的物质载

体”［１７］，国家出现后便与身体产生修辞关系。中国包含天人合一、王朝地理的天下观就是将国

家、地理、身体融为一体的宇宙论思想［１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仅隐含鲜明的身体政治论，而且

用身体隐喻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喻论的本质和核心”［１９］。西方亦然，从希腊古典时期经由中世

纪到文艺复兴，欧洲政治思想有“一个将国家进行人格化类比的历史”，抽象的国家或宇宙被简化

为具体可见的“物理现实和单个的人体”［２０］。欧洲中世纪晚期至现代早期，盛行国王二体论思

想，目前对政治身体的讨论大多关注国王政治身体的权力（如王权）运行机制［２１－２２］，未能意识到地

理在建构国家人格化的政治身体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地理景观、地图、地理空间是国家地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作品为研究案例，探讨地理景观、地图、地理空间如何借

助人格化修辞手段去表征国家政治，以期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命题有所借鉴和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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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景叙事的政治身体指涉

地理景观包括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前者如高山、河流、森林、荒野等，后者如欧洲

的城堡、中国的长城以及花园和城市景观等。人、景同框的地理叙事在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

中皆有体现，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凭借西方传统宇宙论的几何学理论，打通了人体与地理景观之间

的隔阂，以表现作家的政治理想。地理景观与身体之间的类比与中国“天圆地方”说可以形成共

振，且有助于辨析后者蕴含的政治地理内涵。

（一）城堡、高山与理性政治身体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不乏景观身体化、身体景观化的叙述场景。斯宾塞的传奇史诗《仙后》第

２卷第９章第２２节描写了一座名叫“阿尔玛”的城堡（Ａｌｍａ　Ｃａｓｔｌｅ）：最上端是圆形，最下端是三

角形，中间部分是正方形；正方形“按七和九的比例，分配均匀”；“九是设置在天空上面的圆，／一

切汇成了一个音域，美妙而婉转”［２３］。这座城堡的结构常被解读为人体结构，圆形代表人的头

颅，三角形指伸开的两条腿与地面形成的构图，正方形暗示人体的中间区域。该卷主要人物该恩

和亚瑟进入城堡参观，行经路线按照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身体内部空间顺序进行，先是从口

进入身体，经过食道，抵达腹部的消化系统，然后从腹部上升，经过心脏，步入大脑部分，结束这场

身体之旅［２４］２３９－２４６。这场类似解剖术的身体之旅涉及古典体液医学理论、灵魂论、身体—国体类比

论等复杂概念。本文主要聚焦身体—国体类比论，进而探索背后的地理信息。斯宾塞不惜笔墨

重点叙述三个身体场景：腹部、心脏、大脑。腹部以拟人手法描写食物进入胃部后如何被消化，然

后如何被肠道吸收，以及产生的废物（尿液和粪便）如何排出体外。这一系列工作是由相应的体

力劳动者完成的。心脏则是各种情感的生发地，更是阿尔玛本人的居住场所。这里的九种拟人

化情感都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她们表达了对阿尔玛的绝对服从。大脑部分叙述了涉及历史

记忆、当下现实、未来远景的三位智者，他们为阿尔玛的统治提供咨询和指导。

英文单词Ａｌｍａ字面意义就是人的灵魂，更准确地说是人的理性灵魂，这个理性灵魂“统治

肉身，接受身体的一切服务”［２４］４７６，使得节制的身体成为“理性的堡垒”［２４］２６１。有人从希腊哲学的

灵魂说解读该恩和亚瑟的身体—城堡之旅，认为阿尔玛城堡代表了植物、感觉、智性三重等级有

别的灵魂［２５］。但是，单纯的灵魂说忽视了古希腊的灵魂—国家类比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苏格拉底用国家类比灵魂，辩称两者有相似的结构，其观点可简述为：“与城邦中手艺人、护卫

者、统治者三分类似，灵魂也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即欲望、激情、理智。手艺人对应着灵魂

中的欲望，负责生产；护卫者对应着灵魂中的激情，负责守卫；统治者对应灵魂中的理智，负责治

理。当欲望、激情和理智各安其分、各司其职时，灵魂达到了正义。”［２６］将柏拉图的城邦灵魂与阿

尔玛城堡的三处身体叙事相对照，不难发现它们高度相似。那些在腹部消化排泄系统进行劳作

的人，对应苏格拉底的欲望和手艺人，心脏部位九种情感与激情相关，其职责是接受阿尔玛的统

治并保护她，阿尔玛接受大脑三位智者的建议，代表理智对整个城堡进行正义统治。就历史演化

而言，城堡含有不言自明的政治内涵。“城堡”ｃａｓｔｌｅ源自拉丁语ｃａｓｔｅｌｌｕｍ，后者常用来表达《圣

经·新约》中的村庄、城镇、灵魂，这些用法影响了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城堡概念，既指贵族、王室、

军队使用的具有防御或者进攻功能的建筑物，也引申为能抵御邪恶力量攻击的灵魂，出现了人的

灵魂城堡或者精神城堡之说，使得世俗的城堡与神圣的教堂之间具备了某种相通性［２７］。欧洲中

世纪晚期兴起国家身体理论，认为国王是头，臣民是肢体，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合众体”，即政治

身体［２８］。这一切说明，阿尔玛城堡不仅呈现了人的自然身体形态，更以隐晦的方式暗示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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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治身体，阿尔玛如同国王，通过头颅的理性功能对国家“合众体”的自然身体进行管理而成就

政治身体的正义美德。

人体与地理空间甚或宇宙空间的对应关系，产生了一个含义丰富的空间概念隐喻，即“地球

是放大的人体”［２９］。如果说阿尔玛城堡是以灵魂的拟人化修辞策略来类比国家，那么，它的垂直

结构和几何构架就构成了这个国度的地理空间。“几何”概念来自古埃及，意即“测量大地”，圆

形、正方形、三角形是几何的原型形式［３０］。这就是说，几何的本意是边界，这些边界通过圆形、正

方形、三角形这三个基本的几何形式得到解释。按此原理，阿尔玛城堡的几何构架就是对身体政

治的地理绘制，暗藏着浓厚的政治伦理意义。地理景观可以用高山、森林、平原、花园、洞穴、河流

等词汇表达。与周围较为平坦的荒野比较起来，阿尔玛城堡如同高山，最能表征作为高山特征的

是位于阿尔玛城堡最高处的圆，诗人说它是“天空上面的圆”，明确了其高度。与这个圆形处所相

配的数字是９。文艺复兴时期，数字９指天使和恒星天，表达灵魂和精神［３１］。灵魂和精神是主持

智慧、理性之头颅的属性。就空间而言，山峦、山峰处于高处，与人的头颅形成呼应，也就是说，山

峦或者山峰是地理意义上的头颅。

《仙后》继承了古希腊神话和圣经的高山地理叙事传统，整合诗人的家国情怀和新教立场，形

成了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性的高山地理叙事。随着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标志的大航海时代的来

临，航海图、指南针成为当时海外探险家的标配，以之辨明方向。但《仙后》的冒险骑士既无地图

或航海图，也没有指南针，他们通过亲身的空间经历获取第一手地理知识，高山知识便是其中最

重要的部分。《仙后》采用讽喻手法，骑士们经历的高山既指地理景观，更蕴含宗教和政治伦理意

义。因高山如同主智慧和理性的头颅，该恩和亚瑟进入高山式的城堡顶部后，他们阅读历史的过

程就是他们的头颅接受智慧和理性的过程，由此获得新知，为下一步的冒险旅程锚定方向。高山

如同航海图，给迷路的远航人指明方向。这种“高山—头颅—新知”的空间经历模式，在其他几卷

中都有或明或暗的体现，这里再举第１卷红十字骑士的空间经历为例。

红十字骑士被“仁慈”女士带到一座高耸挺拔、建有教堂的山上，那里隐居着一位虔诚的老修

士，叙述者将此山比喻为摩西领受十诫的西奈山，或者耶稣给门徒传教的橄榄山以及希腊缪斯们

吟唱圣曲情歌的帕纳索斯山。正是在这座神圣的山上，骑士从老修士那里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和

未来的奋斗目标。根据老修士的讲述，骑士曾被农夫收养，与尘世的田垄和耕作相关，故名为乔

治［２４］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６，其所蕴含的劳作美德吻合了斯宾塞的新教伦理立场。乔治作为骑士，按照欧洲中

世纪的骑士文化当属贵族，更何况本是王子，但现在要付出相应的劳作。有学者认为，红十字骑

士的身世叙述暗示了诗人企图通过“道德警示”来改造“贵族们习以为常的安逸生活”，但“更多的

还是试图通过对劳动的重视，尤其是对农事劳动的强调或赞许来重塑贵族价值观”［３２］。当然，圣

乔治作为英格兰的守护神，意味着民族的安全和强大都需要劳作来守护，这决定了红十字骑士的

命运和前提是为国效力。可以说，居住在高山上的修士如同人的头颅一样，给红十字骑士指明了

未来人生的奋进路线，为他最后成功屠龙提供了精神向导。

（二）地理景观变化的政治身体

刘成纪认为，圆形有和谐、完整性、统一性等美好意义，世界许多民族具有“尚圆”的空间文化

传统，中国“天圆地方”概念涵纳以圆盖方、方趋向圆的地理审美思想［３３］。阿尔玛城堡与人体结

构合二为一，“天圆地方”概念能有效揭示该城堡蕴含的空间伦理思想。那些居于四方形、三角形

等方形部分的人物服从阿尔玛的统治，表明方趋向圆，整个阿尔玛城堡趋向圆，体现了圆的潜势

或特征。阿尔玛城堡虽地处荒野，每天遭受象征非理性的敌人的攻击，却屹立不倒、毫发无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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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圆形的壕沟和围墙构筑起的物理保护层外，更是理性构筑起了最强大的“圆”保护层。由于自

然、人体、几何具有认知概念上的通约性，几何空间便有了相应的对应地景空间。圆形表征了具

有理性和信仰护卫功能的头颅，居中心位置，对应的地景是高山、城堡等；正方形的人体腹部是四

种基本元素和体液的处所，暗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对应的地景是平原、水池等；人体的三角形部

位最不稳定，驻扎有低级的欲望，对应的地景常是森林、峡谷、洞穴等布满危险的阴暗之地。但

是，这些地理空间所代表的概念世界并不是绝对的，圆形空间可能因保护功能的丧失而演化为正

方形甚至三角形空间，正方形、三角形空间因有保护元素的介入而具备圆形空间的潜势或者归入

圆形空间的范畴。此时就会出现国家地理空间原有景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与政治身体状况

相对应。

花园、王宫、海岛因分别有篱笆、围墙、水域等防护成为城堡或者高山的变异地理表现，并与

人体产生或显或隐的关联。这里以花园为例进行讨论。与无序的荒野相反，花园体现了一种和

谐理想：“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喜欢排列整齐的树木、按几何图形设计的花坛，以及封闭性的长方形

地面。艺术家们认为可以严格地测量空间，并将其设计成一片可以测量的图案。数、量和比例的

关系成为和谐的特点。园艺家们按照比例在园中种植花草，并把各种成分协调为一个单元。”［３４］

这里所说的几何图形、数、量、比例、单元等是理性的符号表达，这意味着和谐因理性而生。正因

如此，物理的花园便可用来表达人的身体状况，健康或者病态。自１４世纪后半叶起，英国诗歌出

现了“灵魂的花园隐喻”，有的作品中“作为灵魂隐喻和尘世文明景观的美好花园是同一个东

西”［３５］。花园是运用几何构图对旷野进行改造的结果，所以任何花园都存在缺席的旷野，即旷野

是不在场的在场者。这同样可以解释灵魂花园的存在状态。灵魂花园由其本身所具有的理智与

情感、善良与邪恶等二元对立属性所规定，充满不稳定性和变化性。这就出现了茂盛或者萧条、

有序或者破败等状况的花园景观变化。

莎剧《亨利五世》启幕不久，坎特伯雷大主教这样评价刚登上王位的亨利五世：“凭他年轻时

的那份荒唐，谁又能想到啊。他的父王才断了气，他那份野性仿佛也就遭了难，跟着死去；对，就

在这时候，‘智慧’，真像天使降临，举起鞭子，把犯罪的亚当驱逐出了他的心房；从此，那一座‘乐

园’净是纯洁的精灵在里面栖息。”［３６］１１０坎特伯雷大主教将灵魂比喻为花园，显示亨利王子的灵魂

花园经历了巨大变化。用几何构图来解释的话，亨利的灵魂经历了从充满欲望的三角形荒芜花

园到理性统治的圆形伊甸园的转变，即实现了从方到圆的转变。亨利五世已经成长为一位好园

丁，意味着他会将国家打理为一座好花园。“智慧”的原文是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暗示亨利王子成为国

王之后处理政事深思熟虑。这种国王无疑会让其臣民受益良多，国泰民安，伊里主教情不自禁地

庆幸“我们是有福了”［３６］１１０。伊里主教用“我们”这个集体称谓暗示国家是一个共同体，作为手足

的臣民和作为头脑的国王成为不可分割的、花园式的政治身体，国王是园丁，臣民则是花园里面

井然有序的植物。

然而，当理性的防护功能丧失时，意味着圆形的消解，美好的花园或者屹立高耸的城堡让渡

给贫瘠的荒原、充满变化和危险的森林和水域、黑暗的洞穴等地理景观，与城堡身体的三角形形

成对应。《理查二世》的约翰在赞美了不列颠岛如同受到护卫的花园之后，接着哀叹道，英格兰

“现在却像一幢房屋、一块田地一般出租了”［３７］３５１。“出租”说明花园不复存在，甚至连代表文明的

房屋、田地都没有了。导致花园消失的原因是英王理查二世的专横、昏庸、暴戾。该剧第三幕第

四场有园丁和仆人之间关于花园的对话，直指理查二世治下英格兰的荒野现实。园丁要求仆人

去“斩下那些长得太快的小枝的头”，因为它们在“共和国里太显得高傲”（即获得了特权），园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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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则“要去割下那些有害的莠草，它们本身没有一点儿用处，却会吸收土壤中的肥料，阻碍鲜花的

生长”；仆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整个国家都出了问题，感慨地反问园丁：“你看我们那座以

大海为围墙的花园，我们整个的国土，不是莠草蔓生，她的最美的鲜花全都窒息而死，她的果树无

人修剪，她的篱笆东倒西歪，她的花池凌乱无序，她的佳卉异草，被虫儿蛀的枝叶凋残吗？”［３７］３８５花

园被巧妙地用来暗指政治身体，表明英格兰这座身体花园失去了理性的统治头颅，被野性力量占

领和控制，变成了破败的荒原。

三、国家地图与政治身体修辞

随着１５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１６、１７世纪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地图制作业随之

兴旺起来，地图作为一种文学意象逐步进入文学作品。莎士比亚笔下，表示地图和图绘含义的

ｍａｐ多次出现在其作品中［３８］。绘制或者拥有地图不仅意味着空间知识，更以视觉符号的修辞方

式传递着地理空间触发的权力较量、情感纠葛等公共和私人话题。

（一）莎士比亚的特洛亚地图与罗马政治身体

莎士比亚的长篇叙事诗《鲁克丽丝受辱记》记叙了发生在罗马王政时代的一个悲剧。罗马王

政时代最后一位国王路修斯·塔昆纽斯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塔昆纽斯（本文以下简称“塔昆”）强

暴了鲁克丽丝，导致其自杀身亡。当施暴者塔昆逃离后，气愤、悲伤、痛苦的鲁克丽丝凝视着自己

房间里挂着的一幅画，画面“精妙逼真地画着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亚”［３９］１３０。虽然这幅画的主题是

特洛亚战事，但以城市为空间布局的画本质上就是一幅地图。就地图的图绘语言而言，画面有城

市景观，如“高耸入云的伊利昂”“崇楼尖塔”“被围的城头”“烈焰烛天的特洛亚”［３９］１３１，１３４，１３６等。此

外，画面也不乏河流景观［３９］１３４。从城景和河景看，这确实是一幅传统地图，由此决定了人物也是

地图符号的一部分，即具身化地图。刘成纪称这种地图为审美地图，中国传统地图大多充当了

“美学和人文观念的视觉标志物”，有时具有“立体实景地图的性质”，而且“地图的山水化几乎全

面主宰了隋唐以降中国地图制作的方向”［４０］。西方地图文化亦为同理。欧洲中世纪乃至早期现

代时期的许多地图带有装饰性质，人物、赞主、景观等写实图像成为装饰性地图的有机组成部

分［４１］。地图中的实物、人物、动物、自然和人文景观与用经纬线表达的地理符号融为一体，演化

为相互表达的互构关系，置身其中的身体成为地图的一部分，与地图形成互构关系。拉丁词汇

Ｔｙｐｕｓ（地图）表示墙上的一幅画，暗示地图可以作为装饰图画挂在墙上，反之亦然。据此，鲁克

丽丝房间墙上的图画是一幅审美地图。

值得注意的是，鲁克丽丝将自己等同于画中的人物，意味着她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画中、置于

地图之中。诗歌文本以工笔画式的细腻手法描写鲁克丽丝从画中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她找到了

特洛亚王后赫卡柏，把自己认同为这位“伤心绝望的老妇人”［３９］１３４，与这位悲痛欲绝的老妇人进行

思想交流，认为她们有着共同的敌人［３９］１３５－１３７。此外，鲁克丽丝还“两眼扫视着，在画上到处寻觅，

发现谁困苦无依，她就为谁哭泣”［３９］１３７。鲁克丽丝逐渐将自己的遭遇和痛苦与特洛亚的遭遇和苦

难进行认同，她认为依靠诡诈获得特洛亚王的信任而成功实施木马计划的西农，已经变成眼下依

靠谎言而进入她房间的塔昆，从而“使我的特洛亚覆亡”［３９］１４０。鲁克丽丝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等同

于特洛亚，特洛亚得到了充分的具身表达，并通过地图场景，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女性身体遭遇的

创伤景况。

鉴于鲁克丽丝自杀前将自己等同于地图画中的特洛亚，那么，鲁克丽丝是否影射了罗马地图

或国土呢？当塔昆深夜进入鲁克丽丝卧室后，他凝视着床榻上熟睡的鲁克丽丝，诗人用战争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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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修饰塔昆即将对鲁克丽丝造成的伤害［３９］８７。这些战争意象与前文叙述鲁克丽丝凝视的特洛亚

地图场景如出一辙，诗人接下来叙述道，塔昆那双得意忘形的手“停留在袒露的胸脯———她全部

领土的中心”［３９］８７。“全部领土”表明鲁克丽丝的身体已呈土地状、地图化了。所以，当塔昆的两

只手触摸鲁克丽丝的身体时，诗人运用了军队攻城的修辞方式，鲁克丽丝的身体被喻为“象牙墙”

“市民”“迷人的城郭”［３９］８９。加之“她全部领土”，鲁克丽丝俨然是一座有城墙护卫的城池了，拥有

自己的领地和市民。

就审美意义而言，鲁克丽丝身体的地图修辞已经与诗歌后半部分特洛亚的地图修辞具有等

价的政治审美效应了。塔昆攻城略地，强行进入鲁克丽丝的身体，实为一个毒化和玷污行为。鲁

克丽丝后来将自己比喻为特洛亚，是一座被外来力量破坏的城池，但读者很清楚，作为一个罗马

市民，鲁克丽丝应该是罗马城，她被塔昆强暴和玷污实为罗马被集权政治强暴和玷污。鲁克丽丝

用尖刀放出自己身体中被污染的黑血，指向罗马政体即将清除塔昆家族这股政治污血。当鲁克

丽丝的夫君及其部下抬着鲁克丽丝的尸体在罗马城游行时，实则是抬着一幅被塔昆家族王权统

治毁坏了的罗马地图。这里，共和思想视每个平民的身体为政体地图的有机组成部分，甚或本身

就是一幅微型的政体地图，对平民身体的破坏，就意味着对国家地图的践踏和蹂躏。这幅破败不

堪的罗马政治地图唤醒了罗马人的良知，他们起来推翻了塔昆家族的统治，罗马走向了共和制。

（二）帖木儿的征服地图与帝国政治身体

绘制地图通常需要圆规、罗盘、刻度尺等制图工具。马洛的戏剧《帖木儿大帝》描写帖木儿围

攻大马士革时，帖木儿告诉该城总督的女儿奇诺科拉特，即使是神的领地，他也要用手中的剑夺

取，谴责“那些瞎了眼的地理学家……把世界弄成了三块”，声称自己要用手中的剑重新绘制世界

地图，将自以为豪的征服之城大马士革作为“中轴线的开始”［４２］２３６－２３７。欧洲中世纪地图绘制师根

据宗教信仰和有限的地理知识绘制Ｔ－Ｏ地形图，帖木儿则要用军事征服和战争武器修改中世纪

的基督教世界地图，剑成为了他绘图的圆规和刻度尺。整个戏剧反复提及帖木儿的剑，多处描写

帖木儿及其军队，以及追随者征服、占领的地理路线。整部《帖木儿大帝》就是用利剑、长矛等征

服工具绘制的一幅帝国侵略征服地图，为这幅地图定位的罗盘是戏剧人物所言的命运女神。帖

木儿穷毕生功力，构筑了一个疆域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政治身体，依靠命运女神和利剑绘

制的地图成为这个政治身体的绝佳视觉修辞表达。

国王二体论把与政治运行机制相关的行为纳入政治身体范畴，以此为视点，则不难发现帖木

儿的身体变化与地图扩张之间的微妙关系。当奇诺科拉特被劫持到帖木儿面前时，她直呼后者

为牧羊人，帖木儿则辩解道，牧羊人只不过是出生时的身份而已，而他“注定将征服亚洲，／震惊这

个世界，／扩展他帝国的疆土／向东向西，沿着福玻斯的行进路线”［４２］１４８－１５０。帖木儿重新定位自己

的身份，他要靠征服成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帝国君王，并以太阳神自诩。接着，帖木儿脱下了

身上的牧羊人服装，穿上了铠甲，拿起了战斧［４２］１５０。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帖木儿首先对自己的

身体进行了改造，使牧羊人的自然之体被赋予帝王的政治之体，并通过征服广阔地理疆土而得到

强化。剧本通过帖木儿本人和其他戏剧人物之口，将帖木儿的身体神圣化、地球化、宇宙化，从而

隐晦而又巧妙地将帖木儿建立的帝国处理为一个神圣和宇宙化的身体。例如，本是率骑兵前来

与帖木儿作战的波斯贵族特瑞达马斯见到帖木儿后，被后者的仪表所震撼，惊叹帖木儿虽是牧羊

人出身，其相貌、气概、眼神等身体表征可以藐视众神，上可挑战天神，下可战胜地狱恶魔［４２］１５６－１５７。

另一位波斯贵族对帖木儿卓尔不群、伟岸挺拔的身体赞不绝口，以阿特拉斯（Ａｔｌａｓ）来作譬喻，惊

叹帖木儿“四肢健硕，关节强壮，双肩宽阔，可比背负天穹的巨神阿特拉斯”［４２］１６３。阿特拉斯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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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泰坦族反叛宙斯失败而受到惩罚，流放到宇宙最西边以双肩擎托天穹，１６世纪荷兰地图学家

墨卡托制作的第一幅世界全景地图集的扉页，便是阿特拉斯肩负天球（一说地球）的图画，后来地

图绘制人便用Ａｔｌａｓ指代地图集。波斯军中贵族米恩德尔认为帖木儿同时集中了神圣和邪恶力

量，“根本不是出自人类种族”，可以蔑视和抛弃任何法规，“明目张胆誓要实现野心”［４２］１８４。帖木

儿可能熟悉《旧约》，称自己“注定要成为上帝之鞭，／让全世界感到害怕与恐惧”［４２］２０３，彰显了他将

身体神圣化的自我命名。

总之，帖木儿拥有政治身体之后就不断将自然身体神圣化、地球化、宇宙化，使得他的政治身

体无限膨胀。在帖木儿看来，不断征服世界就是表达神圣化和宇宙化政治身体的有效方式。如

果说地球是上帝绘制的原始地图，那么帖木儿就要以新神祗的身份挑战那幅神圣的原始地图，绘

制一幅展现自己政治身体的地图。但帖木儿的自然身体规定了他不是永恒的神，其生命伴随征

服走到了尽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不忘那幅表达政治身体的地图，他让随从给他一张地

图，要“瞧瞧世界还剩多少地方供我征服”，鼓励他的两个儿子去征服他未能征服的地方，嘴中不

断念叨“我将死去，还有这里没有征服”，然后将地图递给他的儿子［４３］。虽然他临终前给儿子和

追随者展示了一幅他想用利剑、长矛、马蹄等征服武器绘制的世界地图，但随着身体的消解，他最

后意识到自己不是神，只有神才可绘制出真正的世界地图，他模仿神绘制的帝国地图终将归还给

神。帖木儿最后拿起的那幅世界地图是其世界帝国政治身体的可视化表达，然而，一个病入膏肓

的自然身体无法完成世界帝国政治身体的绘制，当他的身体呼出最后一口气而倒下时，那幅置放

在他尸体旁边的世界地图也会悄然发生变化，帖木儿的政治身体终将消解。将一具尸体和一幅

世界帝国地图并置，这样的舞台场景极具戏剧张力，暗含了剧作家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辛辣讽刺和

对帝国政治野心的警示，也是对当时主张人可以比肩天神的西方传统宇宙论的反思。

（三）切分地图的李尔王与被肢解的政治身体

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启幕不久便是李尔王拿着地图、将国土分给三个女儿的场景［４４］。学

界大多认为李尔“是一个老迈昏聩的国王”［４５］。当然，也有学者主张李尔划分国土和爱之考验的

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或政治骗局，目的是防止他死后可能出现的国家动荡，只是因为

小女儿出于对超越政治的美德和真实的执著而不配合李尔的政治骗局，由此产生了政治权利和

自然权利冲突的悲剧［４６］。本文认为，李尔的悲剧不仅源自政治权利和自然权利之冲突，更主要

的是源自他那剥离具身性的二元认识论。李尔视王权符号为抽象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象征性

体系，并将自身视为一个不受自然空间和自然物质约束的万能符号，即他认知的只有抽象的政治

身体，无视自然身体，殊不知国王二体论强调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合二为一，任何疏忽政治身体

和自然身体之内在联系的行为都将导致政治动荡甚至政治悲剧。李尔将小女儿强征为政治身体

的一部分，并以爱的游戏骗局打破政治身体的王位继承规则，但小女儿拒绝被强征为政治身体，

而是坚守自己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女儿对父亲的自然身体应尽之义务，这种认知冲突导致李尔的

愤怒爆发，进而危及不列颠国土。

因为李尔视政治身体为符号，最具符号表征的政治身体是那幅地图。符号化的过程就是剥

离血肉、消解生命的过程。李尔想以绘制地图的方式来叙述君王的绝对权威或君权神授思想，但

遗憾的是他最终失败了。李尔未能意识到地图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符号，而是一个涵纳山川湖

泊、森林草原的具身性存在。那幅被他随意处置的地图不是一个符号，而是政治身体的重要部

分。就此而言，李尔对地图的认知远不及前面讨论的鲁克丽丝和帖木儿大帝。对于李尔的地图，

著名莎学家霍克斯评论道：“正是地图构成了地面环境，而非简单地描绘或者呈现地面。”［４７］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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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不是抽象的几何数理表达，而是一个鲜活的身体，是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的承载体。地图的

物质性、具身性规定了地图的生命属性，李尔对地图进行分割，意味着李尔视地图为一种无生命

的符号，并以此来表征他那至高王权而已。李尔犯了一个关于政治身体的认知错误。早期现代

时期，欧洲政治思想有“土地身体—政治身体类比说”，主张“身体、家庭、国土、统治者、政治身体

本质上相互交织且相互说明”［４８］。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李尔对地图／王国的分割“采用了解剖

学家的分割手法”，他对“那幅地图的专横切分实则是对王国进行了解剖式的割分”，剧本包含了

“用地图表达的解剖行为”［４８］。美国学者索戴的研究显示，欧洲“从１５世纪末到１７世纪末见证了

有关人类身体的‘新科学’的诞生”，这个“新科学”就是对人体进行解剖，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

“解剖文化”［４９］。展示解剖文化的最主要的地点是解剖剧场。所谓解剖剧场，就是外科医生解剖

尸体的地方，医学学生或者普通观众可以来这个场所观看外科医生解剖尸体。当时的解剖对象

是被执行了死刑的犯人和医院里面病逝的病人，自然是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地图是国土的表达，

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政治身体。但是，李尔却动用国王的权力，以极其粗暴的手段———君权这

把解剖刀———将这个用地图表达的生命体给肢解了，使得国家遭遇动荡，个体丧失生命。由于国

土、家庭、统治者、政治身体等之间形成的相互表达和类比，有学者指出，“正是那一个（手指地图

的）分割手势，李尔豆剖了他的王国、家庭和理性”［４８］。地图被肢解，意味着李尔的政治身体被切

分为两个部分，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一体二身这种政治怪胎不会长久存在，两个女儿为了获得

完整的政治身体，她们不仅要把李尔驱逐出去，而且她们两人之间展开了内斗。戏剧最后以伤痕

累累的尸体剧场落下帷幕，与李尔肢解代表政治身体的地图形成了绝佳的呼应，充分彰显了破坏

政治身体完整性所导致的悲剧。

四、国家地理空间的性征化叙事

地理空间的性征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具身化空间表征，一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引发的

性征联想，例如高山和方尖碑引发的男性力量想象；二是男性或者女性力量主导形成的性征化空

间。中西文化不乏性征化的地理空间。据《易经》，“乾”卦代表天，象征着男性、阳刚和创造力；

“坤”卦代表地，象征着女性、阴柔和承载。中国皇宫的布局往往遵循“乾上坤下”的原则，是国家

地理空间男性化叙事的代表。比如《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地理空间神秘而充满诱惑，与女性国

度形成呼应。国家地理的性征化叙事千姿万态，本节举隅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以期窥视国家政治

形态如何通过性征化地理叙事得到表达。

（一）国家地理的男性气概表达

男性身体与男性气概互为表达，男性气概的地理空间通常是体现理性、刚阳、勇敢、力量的地

理空间。莫尔《乌托邦》第２卷叙述了一个公有制海岛国家的生活状况，但评论界未曾关注到海

岛地理空间性征化改造及其隐含的国家政治，以及与第１卷英格兰国家地理空间形成的鲜明对

比。乌托邦岛被征服之前名叫阿布拉克萨（Ａｂｒａｘａ），极可能是希腊字母组合，表示３６５，该数字

与古希腊诺斯替派的神秘宇宙学说相关，但无人知晓这个岛名的确切含义［５０］。空间的神秘与女

性相关。同时，因涉及征服，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常将新世界类比为一位等待被征服的女性。

这样，乌托普国王将被征服的海岛重新命名，实则就是一个祛神秘性、祛女性化的行为。

祛女性化标志着构筑男性地理空间的开始。乌托普国王下令将海岛连接大陆的一面掘开

１５海里，“让海水流入，将岛围住”。此工程浩大，此前讥笑会白费力气的邻国人看见工程完工后

“无不惊讶失色”［５１］５０。从邻国人的反应看，乌托邦人对海岛空间进行改造展现了力量、自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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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等美德，空间改造的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显示了理智的防务原则。空间改造之后，乌托普国

王便进行了地貌的文明化建设，主要体现在城市、花园、房屋、田野诸方面。乌托邦有５４座城市，

每座城市的市貌相同，讲述者只叙述了首都的空间布局。这座城市呈四方形，依山而建，直达山

脚一条较大的河流，同时还有一条发源于城基所在山峰的小河穿城而过。从这个城市的空间布

局可以看出，乌托邦人将城、山、水融为一体，空间层次分明。城市依山而建，远观则是将原来的

山变成了城，雄伟的气势颇显阳刚之气；水顺山而流，尽显阴柔和滋养。山、城为显，水藏于城中

和山脚属于隐，这种地理空间隐含男性力量主导国家统治的文化地理，颇似乾上坤下的中国文化

建筑地理。

乌托邦的男性地理空间在房屋和花园空间上也得到充分展示。乌托邦的房屋都是沿街而

建，“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因乌托邦无私产，每个房屋安装的都是折叠门，“便于用手推

开，然后自动关上，任何人可随意进入”，且“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５１］５３。乌托邦人花时

间经营花园，里面有各种花草和水果，任何人都可以来花园品尝水果、欣赏花草，而且按照房屋交

换规则，花园每隔十年要易主。空间私密性是女性空间的标配，例如中国文化或者古典小说中的

闺房私密性，外人不得随便进入。乌托邦的空间私密性被彻底消解，突出了男性空间的透明性、

开放性、自然性。

学界发现，“无论是地形地貌、面积大小、城市数量、物产丰富方面，乌托邦与英格兰之间都有

着极为惊人的相似性”［５２］。这种地理相似性的诗学旨趣是什么呢？根据第１卷的叙述，英格兰

推行私有制，没有乌托邦人崇尚的自然理性，掠夺、占有成为普遍现象，圈地运动使得田地荒芜，

贵族阶层懒惰懈怠，军人无精打采，无业者靠盗窃为生。圈地运动使得英格兰乡村土地荒芜，城

市街道狭窄脏乱，与乌托邦国长满嘉禾的田野、宽阔和整洁的城市空间形成鲜明对比。《乌托邦》

的讲述者将这种国家地理空间的反差，归因于与所有制相关的体现男性气概的自然理性的在位

或阙如，以达成批判英国政治制度的目的。

当然，表现男性气概的地理空间远不止《乌托邦》体现的自然理性的国家空间，山野、大海更

适合展现刚阳、勇敢、力量等男性气概。这里举两例。马洛戏剧《迦太基女王狄多》中的埃涅阿斯

肩负到意大利重建特洛亚的使命，大海成为注定要经历的地理空间。面对充满狂野、风暴、危险

的大海，埃涅阿斯展示了男性力量。虽然受到狄多女王的诱惑，他最终战胜了自我，扬帆启航去

意大利建立新国度。展现男性气概的大海空间也昭示了未来罗马帝国的国家地理，正是依靠地

中海，埃涅阿斯的后人建立了跨越三大洲的罗马帝国。莎剧《辛白林》的威尔士山野荒凉、人迹罕

至，只有因受命运差遣而来这里风餐露宿的一位大臣和两位王子，成为一个只有男性在场的地理

空间，但是艰苦的环境练就了勇敢、奉献、刚强的男性气概，他们每天祭拜太阳实则是一种男性崇

拜仪式。后来，当不列颠遭到罗马军队入侵时，正是这三位勇敢男性的及时援助才使不列颠军队

转危为安，守护了国家地理空间的安全。

（二）女性地理空间与国家政治焦虑

女性地理空间以其细腻、优雅、阴柔、神秘为特征，景观常诉诸感官。《红楼梦》的大观园充满

女性气息，其中“怡红院”“潇湘馆”等名称与女性相关，建筑、景观和人物举止充满了女性的细腻

和优雅。女性地理空间也常被用来表征国家政治，早期现代英国书写女性空间时，大多表现出一

种政治空间焦虑，这极有可能是西方性别二元对立哲学的空间表达。

斯宾塞《仙后》第２卷第１２章第４２～８０节描写了一座名为“福乐谷”的花园，主人是一位女

妖式的人物阿克拉霞及其侍女，外出探险的骑士进入这座花园便会被感官享受和情欲迷住，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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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探险而沉溺于肉体享乐。福乐园结构层次分明，诗人说它是一座关锁的花园，意味着它被篱

笆或者墙垣围了起来，门廊是其唯一出入口，然后依次是三个核心区域：凉亭、喷泉、中心部位的

福乐谷。布鲁克认为，这三个核心区域象征了人体的“肝、心、脑”［５３］１４０。也就是说，这个花园结构

是一个平躺着的人体结构，是一个具身化的地理空间。

这个花园身体的性别是什么呢？答案隐藏在花园的文化地理中。该花园既有人工艺术品，

更多的则是与女性相关的香花、植物、水果、泉池、溪流、绿荫、小鸟等景色，是视觉、嗅觉、听觉、触

觉等感官获得享受的场所。该恩骑士和代表理智的帕尔默一进入花园，就被迷人的景象所吸引

和震撼，展现在他们面前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周围尽是／赏心悦目的景观，漂亮的草地／绿草茵

茵，花神弗洛拉自豪地／用全力将她装扮得流光溢彩，／她的艺术母亲用这方式，／似乎要把吝啬的

自然加以蔑视，／如同将她打扮成炫耀的新娘，／清晨身着盛装步出闺房”［２４］２７８。诗人将这座花园

称为“她”，明确了花园空间的性别属性。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的爱神花园“是女子的象征，诸

如花木、果实、溪泉等各种自然之美都被用来比喻女子的面庞或形体之美”，甚至“形同睡美

人”［５３］１４０。斯宾塞通过富含女性身体文化意义的自然意象、器具和身体行为，例如葡萄藤（５４

节）、酒杯（５６节）、溪流（５８、６２节）、常青藤蔓（６１节）、裸女戏水（６３－６８节）等，给读者呈现了一个

极具感官诱惑的具有性暗示的“爱神花园”。

学界常从古典节制伦理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有关自然与艺术之争两大角度，阐释福乐谷的伦

理、心理和文化内涵，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殖民批评兴盛之后，有学者关注到该花园可能指涉美

洲［５４］或英国当时的殖民地爱尔兰［５５］。但这些研究较少关注女性地理空间与英国殖民扩张之间

的张力。

在花园入口处的象牙大门上雕刻着伊阿宋去黑海岸边获取金羊毛的故事［２４］２７７。在英国早期

现代，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乘船冒险的故事常被用来指称海外探险获取财富。斯宾塞笔下那些

外出冒险的骑士就是伊阿宋。当伊阿宋以获取金羊毛为最高追求时，他虽历经险象环生的生死

冒险却展示了理性和果敢的英雄壮举；当伊阿宋被爱情和物质享受诱惑时，他则遭遇悲剧。美狄

亚总是与毒药相关，伊阿宋获取金羊毛后娶回美狄亚，注定了伊阿宋的悲剧，伊阿宋的命运是船

和海洋，而不是甜美的爱情和物质的享乐。以此为参照点，则不难理解斯宾塞笔下那些进入福乐

谷这个女性地理空间的骑士的命运。阿克拉霞也常与毒药相联系，她的一个酒杯毒死了一位骑

士［２４］１６８，那位与他行乐的骑士昏睡不醒，情景如同中毒［２４］２８４。１６世纪后期，英国谋求海外扩张，

斯宾塞的《仙后》用骑士的冒险故事为英国的海外事业摇旗呐喊，那些沉醉于安稳享乐的人如同

步入福乐谷的骑士，他们沉迷于女性地理空间的感官享受和肉体愉悦，如中毒一般解除了自己的

武装。同时这也隐射了诗人对伊丽莎白一世守土思想的焦虑。

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声称自己拥有男性君王的“胸怀和气度”［５６］，但她只想守护王朝边界而不

是像西班牙王国那样主动谋求海外扩张。１５９３年女王发表议会演讲，其中陈述了她的守土政策：

“自从朕成为君王以来，虽然朕拥有拓疆扩土的机遇和实力，却未曾去谋求增广吾国版图。……朕

之所愿乃是恪尽公正君主之职守，治理好吾邦疆域。”［５７］此时距离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已近

５年，但女王仍无海外扩张计划。女王的话还表明，她的守土意识招致了部分朝臣的不满、指责

甚至反对。福乐谷里面那些骑士受到女妖蛊惑，解除了武装，沉湎感官享乐而无法自拔［２４］２８４，不

仅意味着精神中毒，更标志着海外扩张需要的男性气质被阉割。作为一位帝国诗人，斯宾塞用福

乐谷的女性空间来隐晦地指责女王的守土意识，利用诗歌达成对政治的介入。当然，如果诚如前

述学者所言，福乐谷影射了美洲或爱尔兰，那么，福乐谷的女性空间则是对殖民骑士的警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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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那片本该被征服的女性空间时，他们有被征服的危险，避开被征服的办法则需要理性（帕尔

默）做向导。诗歌在谴责守土意识和警示踏上殖民土地可能遭遇的女性空间威胁之间，形成了一

种政治审美张力。

基于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女性空间对国家地理构成的潜在威胁成为英国男性作

家感兴趣的话题。再如《迦太基女王狄多》，陆地和大海构成了鲜明的地理反差。对埃涅阿斯来

说，陆地不仅安全，更有温馨、舒适的宫殿物质享受，以及狄多的销魂爱情。狄多对埃涅阿斯表白

道：“把我的怀抱作为你的意大利，它的王冠与疆土都由你支配。”［５８］８９她力图用女性身体置换埃

涅阿斯的国家地理计划，配合这场戏的地理环境是雷雨、森林和山洞，表明迦太基遮蔽了埃涅阿

斯的男性太阳。狄多力阻埃涅阿斯起航出海，说她要“让他的船搁浅在我的胸上”［５８］１０６。埃涅阿

斯最终摆脱了女性提供的舒适陆地生活，扬帆踏入展现男性气质的海洋空间。莎剧《麦克白》的

三个女巫占据了一片荒原，这片伴有雷电和蒙蒙细雨、夜里总是出现女巫的神秘空间，与麦克白

夫人的欲望心理形成呼应，女性所在的两个空间改变了麦克白将军的人生轨迹，成为苏格兰宫廷

谋杀和夺权的导火线。

五、结　语

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到早期现代，欧洲对宇宙、自然乃至国家的认知带有鲜明的具身性，即

万物与人的身体形成对应关系，万物可以用人的身体进行解释，反之，人的身体是宇宙、自然、国

家的缩影或注脚。国家的存在必须以地理空间为依托，没有地理空间就没有实体性的国家存在。

国王二体论的早期现代政治哲学虽视国家为身体，却忽视了地理表达政治身体的叙事功能。地

理景观、地图、地理空间是国家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具身化的审美方式呈现国家政治形态。

本文的讨论显示，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以具身化的认知修辞方式书写地理，有效地将地理与政体进

行整合，地理由此被赋予政治生命意义。地理景观和人的身体在几何构图中获得了共同的政治

话语，用圆形表达理想的政治身体状态，彰显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性治国理念；早期现代地图不是

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被赋予了身体属性，从身体角度解读国家地图有助于明察政治身体的现存

状态；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形塑了地理空间的性别表达，揭示了当时的男性政治偏见和性别政治

焦虑。早期现代英国作家以人的身体为视点，赋予国土以血肉和生命气息，重现地理空间的身体

属性这一古老文化传统，将整个国家视为一个地理政治生命体，孕育了重要的现代政治哲学思想。

本文所论地理与身体的互指和类比修辞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属于人文地理学范畴，与中国

古代地理思想有契合之处。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将宇宙—地理、国家、人类与神话整合为一体，凸

显了鲜明的人文地理属性。例如，中国夏禹时期制作、现已散佚的实物铸鼎地图《山海图》融景

物、神话、国家地理为一体，后人根据不同文字记载绘制的《山海图》传递了“人—地—国”一体的

王朝地理主题［５９］。不能以现代自然地理的科学系统框架去解释中国古代地理，“中国古代的地

理学是发达的社会人文地理学”，自然物只是媒介，“形而上的哲理”才是论证的最终对象，不仅道

家、儒家眼中的自然界相异甚远，而且“天下”“华夏”“中国”“九州”“四海”是包纳个人、国家、地理

等信息的地理概念，与王朝历史、王朝理念、王朝价值、王朝疆域构建、王朝政治地理秩序、文化

观、道德观发生着关联［６０］。这样看来，包含国家政治思想的人地类比修辞在中西文明史上皆有

较为坚实的地理思想史背景，可以成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命题，也意味着系统、丰富的人地关系

理应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突破的关键点。如何建立以新的人地关系为本体，景观、地图、空间、陆

地水文、物候等多元组合为地之极，政治、经济、伦理、文明交流互鉴等多元组合为人之极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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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多元”文学地理学，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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